
我国智慧城市
试点城市不断增多

智慧城市技术和标准试点

科技部和国家标准委

20个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第二批）

住建部

新增试点103个，扩大试点9个

国家信息消费试点（第一批）

工信部

68个

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试点

（第一批）

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10个

基于云计算的电子政务公共平台

试点示范

工信部

77个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第三批）

住建部

新增试点84个，扩大试点13个，

专项试点41个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工信部与发改委

39个

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

国家发改委等

80个

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试点

（第二批）

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10个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第二批）

工信部与国家发改委

39个

国家信息消费试点（第二批）

工信部

36个

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工信部

25个

2012年

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住建部

90个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第三批）

工信部与国家发改委

39个

2017年

新一轮智慧城市建设试点

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46个

2019年

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工信部

15个

2020年

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工信部

1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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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全面转型的目标，在技术
层面上，上海提出了新的要求：按照“统
筹规划、共建共享”的原则，打造“物联、
数联、智联”的城市数字底座。

同样，深圳市也在规划建设一个全
市泛在连接的统一门户、标准统一的城
市数字底座。

究竟什么是数字底座？
“城市的数字底座其实就是‘新基

建’在城市领域的表现形式。一方面是
指支持‘计算’与‘连接’能力的信息基础
设施，比如我们常说的5G、云计算、物联
网等通用能力；另一方面，包括城市传统
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大到道路桥梁，
小到水电管网，都面临着全面的数字化
和物联化改造。除此之外，城市数字中
台的共性能力，比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也不容忽视。”王鹏解释称。

时光倒回到2018年 12月，当年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 5G商用
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
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新基
建”的说法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到了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又加速了“新

基建”的成长。
王鹏特别提醒，在城市数字底座中，

还有一个经常被大家忽略或者误解的内
容——数字孪生或者说CIM（城市信息
模型）平台。

“它可以理解为物质空间在数字空
间里的映射，也就是城市的数字副本。
这个副本的内涵其实远比‘孪生’要丰
富，除了一模一样的三维实体以外，还有
更丰富的设施与服务的运行和运营信
息。”王鹏解释道。

事实上，对于工业互联网行业的人
来说，数字孪生一词并不陌生。

“工业界提出数字孪生，汽车制造、
飞机制造得以应用，但数字孪生城市更
加雄伟。”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松此前提
到，目前的城市建设只能规划到城市未
来10年的发展，等城市中生活的人群更
新换代，城市的承载力就不一样了，城市
又需要重塑，而数字孪生技术可以预测

到城市百年后的变化。
百川伟业（天津）建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吕贵芳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说，BIM（建筑信息模型）是
CIM 的重要基础数据之一。相较于
BIM，CIM应用场景更大，涉及内容更
广，包括交通、通信、能源、建筑、道路等城
市基础设施，以及政府、企业、学校、家庭
等组织和人的活动产生的一系列信息。

吕贵芳介绍称，CIM将数据颗粒细
化到了建筑内部的每一个最小构件（比
如建筑内的一段管道或一扇门），并且联
合物联网将传统静态的数字城市升级为
可感知、动态在线、虚实交互的数字孪生
城市。

在实际探索的过程中，吕贵芳坦
言：“行业荆棘丛生。现在缺乏基础
CIM 技术平台，而且管理体系尚未统
一，期望在未来CIM应用中，政府部门
能够加强对标，着力夯实CIM智慧孪生

基础。”
1月2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召开

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视频会
议。会议强调，要探索系统推进新城建
工作的体制机制，建立完善新城建各项
任务与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对
接的工作机制。

记者注意到，我国部分地区已先行
一步，走在了前列。据了解，雄安新区已
经搭建起以“一中心四平台”（城市计算
中心、物联网平台、视频一张网平台、
CIM平台和块数据平台）为核心的智能
城市基础框架，多项关键技术实现创新
突破。

雄安新区规建局副局长刘利锋介
绍，雄安是基于CIM的全城智慧化，在
此平台上可以把城市各专业数据进行集
成，从而达到规划一张图、建设监管一张
网、城市治理一盘棋的新格局。

“建设城市数字底座，不仅要对现有
城市运行模式进行小修补，更需要对传
统城市基础设施和运营有着深刻的理
解，这才能真正建设下一个时代的‘新基
建’。”王鹏说。

我国数字城市试点超700个
上海首提“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技术、人才、资金和数据共享梗阻是业内痛点

一谈到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内容时，
“城市大脑”赫然在列。如今，各城市在打
造“城市大脑”上都热情高涨。

不过，记者此前在实地采访中发现，
各城市对“城市大脑”、IOC（智慧城市智
能运行中心）以及领导驾驶舱等这些大屏
的应用，绝大多数还是停留在统计数据的
简单可视化展示阶段。

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智慧城市
研究院院长郭仁忠就曾提出质疑，现在已
经是网络化时代，如果各部门之间的系统
实现了互联互通，在办公室就能够调动各
部门的数据，那是否还需要这样一个指挥
大厅。

“很多城市腾出很大的地方建设指挥
大厅，大厅里装个很大的屏幕，不仅建设
花费要几千万元，每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也
要上百万元，对于小城市而言，这项成本
十分巨大。但这个指挥大厅的作用又有
多大呢？”郭仁忠认为，了解城市的运营情
况，不需要在物理空间上搞一个很大的运
行指挥中心，更需要的是不同政府部门内
部实现互联互通，完成信息交换。

对此，王鹏也表示认同。在他看来，
汇聚、展示以及一些基础应用只是个开
始，真正融合跨部门数据解决城市问题，
降低城市运行成本、提高效率才是目标。

城市大脑也好，数字孪生城市也罢，
新的词汇、新的提法总是会让人感到兴
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可阻挡，但归根

结底，技术只是工具。
郑磊表示，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强调技

术“赋能”，忽视了“授权”和“负责”，忘记
了权利和责任意识，那就可能会转出一个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讲规则、不负责任
的城市。

“城市数字化转型不是为了数字化而
数字化，也不是为了转而转，还是要以人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让技术和城市‘为
人而转’，而不是让城市和人‘围着技术
转’或‘被技术转’。”郑磊说道。

如果说，过去城市之间比拼的是招商
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如今，“以数营
城”的能力无疑是城市新一轮竞争力所在。

哪座城市会在这场变革中留下时代
烙印还是个谜，但毋庸置疑的是，唯有拥
抱变革、以人为本才能获得致胜先机。

专家：互联互通提质增效应是“城市大脑”建设目标
要让技术和城市“为人而转”

2020年10月9日，位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浙江华普永明科技

有限公司通过机器换人和技改升级实现智慧生产，陆续引进全自动铝铣、灯壳内外部毛

刺、正反面顶针印等机器人单元，助推工业4.0智造升级，实现产能增加80%，人员减少

50%，生产的LED户外照明产品畅销长三角市场，并拓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

人民图片

近年来，上海市重点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加快建设新

型智慧城市，大力发展在线新经济，打造一流数字基础设施，为城市数字化转型打下了

坚实基础。图为“一网统管”大屏。 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摄

郭佳卉/制图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以数营城”大幕拉开大幕拉开 如何激活数字生命力如何激活数字生命力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城市数字化转
型，还是智慧城市建设，都是一个迭代渐
进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转变。这其
中，不仅有技术的加载，还有思维的转变、
体制的改革以及商业模式的完善。

对于已经步入深水区的前行者来说，
面临的阻碍也越来越多。

第一个阻碍就是技术瓶颈。浙江浙
大中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赵鸿鸣接
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基于云计
算和互联网的聚合式的模式创新比较成
功，而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
块链、量子通信等技术的原始创新普遍缺
乏，未出现“杀手级”应用。

“各功能模块有机融合的城市级综合
架构虽然在‘城市大脑’等模式的带动下
初见端倪，但规模性实质进展未能实现，
造成应用创新只停留在表面，城市运行和
治理水平有量的提升，但没有质的改变。”
赵鸿鸣说。

除技术瓶颈外，复合型人才匮乏也成
为行业痛点。

转型也意味着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
知识和技术积累，而这些都不是单一专业
背景的部门在短时间内能完成的。

“在工程行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的
过程中，几乎没有可借鉴的案例，企业完
全处于自己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上海

成信企业集团董事长卢文椿在接受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工程行业属于比
较传统的行业，整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综合
素质偏低，数字化专业能力等基础薄弱，
欠缺数字化和精细管理的意识。

此外，资金也是绕不开的坎儿。“数字
城市建设所需的庞大资金问题一直没有
找到解决之道，政府和市场边界不好划
分，工程周期长、投入大、充满变数，企业
盈利和资本回报前景模糊。”赵鸿鸣建议，
设立智慧城市产业基金，扶持和激励产业
发展；同时，鼓励产业联盟，相关产业链企
业整合发展。

卢文椿呼吁，一方面，从政策层面、媒
体宣传层面等，多为建设行业营造数字化
转型和智慧建设的氛围；另一方面，对行
业内兼具经验与技术的人才引进提供大
力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在采访中，虽然受访
者都深耕于不同的垂直门类，但他们共同
提到了一个问题——数据共享。

去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
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
机制的意见》，将数据视为五大生产要素
之一。

可以确定的是，数据作为数字城市建
设的核心生产要素，其流通“顺畅”与否，
是城市生命体建设的关键。

然而行业的共识是，从数据“孤岛”到
数据“烟囱”，数字城市发展多年，数据共
享梗阻的问题依然存在，彰显“智慧”所必
须的资源共享与业务协同机制也一直没
有建立起来，信息打通难、协同共治难等
问题仍是“疑难杂症”。

王鹏分析认为，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比如部门的条块分割、垂直
部门的投资方式、法规与制度等。“但最为
基础和重要的是，大家并没有看到数据融
合应用的真正好处。”他说。

一个好消息是，不少城市已经成立了
大数据管理局，这也使我们看到了解决数
据整合问题的希望。

此外，记者注意到，上海提出搭建“轻
量化、集中化、共享化”的城市智能中枢，
围绕数据协同、技术协同、业务协同，汇聚
政务服务、城市运行感知、市场与社会主
体等多源异构数据，制定统一的数据标
准、接口规范、调用规则，实现跨部门、跨
行业的系统平台数据对接。

与此同时，上海也明确，建立数据要
素市场，健全数据要素生产、确权、流通、
应用、收益分配机制，构建具有活力的数
据运营服务生态，积极完善数字贸易要素
流动机制，探索形成信息便利化体系，引
导建立数据治理和安全保障体系，促进数
据价值最大化发掘，进一步提升社会生产
力和运行效率。

上海在此方面进行破题完善，无疑会
为其他城市未来在推进数字化转型中提
供示范和借鉴。

日前，由APEC中国工商理事会、波
士顿咨询公司、字节跳动、巨量引擎联合
发布的数字城市主题报告显示，数字化
已成为全球城市发展重点。

报告称，欧洲118座城市出台相关
项目，美国过去两年来在 54座城市筹
备或开展了相关项目，印度政府出资15
亿美元用于百余座数字城市的建设
……而在中国，类似的试点已经超过
700个。

根据报告预测，到2023年，中国数
字城市市场规模预期超万亿元。这意味
着，我国正在经历一场技术变革，从生产
力到生产关系，城市里所有产业和产品，
包括生活、运行、治理方式都在被改进。

不过，北京大数据研究院智慧城市
实验室主任王鹏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
采访时坦言称，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切，
大多还只是过渡，或者说原有产品的简

单智能化改造。
“我们的城市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大都还是单一部门和行业的信息化，或
者干脆就是数字政府的建设，虽然也有
兴业和惠民的提法，但落实比例并不
高。”王鹏说。

欣慰的是，与此前不少地方提出的
政府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等某个领
域的数字化相比，上海此次在全国首次
提出“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概
念，透露着上海要进入城市发展下一个
阶段的信息和决心。

上海的底气从何而来？从实践来
看，上海大胆前行的背后，是这座城市十
年的积累——

早在2010年，上海就提出“创建面
向未来的智慧城市”战略，制定了首个智
慧城市三年行动计划，铺设信息高速公
路，建成全国首个光网城市。

4年后，上海出台智慧城市第二个
行动计划，强化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
产业和网络安全保障，推进市民电子健
康档案等一批公共服务项目。

2020年初，上海市发布《关于进一
步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规划
布局新型智慧城区，加快城市智能化更
新。

本次整体性的转变对上海来说又将
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城市数字化转型代
表了在新的技术革命背景下，对整个社

会变革的一种判断。”王鹏认为，城市是
一个复杂的系统，包含各种行业、产业和
主体，城市的数字化转型意味着各行各
业。包括企业、市民和政府的共同转变。

1月27日，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
正表示，上海的重要切入点是“三化”：经
济数字化、生活数字化、治理数字化。“一
网通办”和“一网统管”是治理数字化的
重要内容，就是以“两张网”建设为牵引，
构建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超大城市

“数治”新范式。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

主任郑磊表示：“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
转型”需要协同推进城市中的技术、管
理、法律、伦理等各个方面的转变和调
整，需要处理好“新的和旧的”“数字的
和实体的”“硬的和软的”“技术的和人
文的”“理性的和感性的”之间的平衡度
和节奏感。

规划建设城市数字底座
需重视数字孪生+CIM（城市信息模型）平台

从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到西汉时期耿寿昌的《九章算术》，从祖冲之首次将

圆周率精确度计算到小数点后七位，再到当今的电子计算、数据建模，数字作为人类

文明的重要载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2021年伊始，数字再次以全新的姿态高调出现，成为人们认识城市的全新视角，

更成为困境中逆势重启的重要动力。

1月初，上海市委、市政府公布《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目

标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深圳也不甘人后，开年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建

设的若干意见》，到2025年要成为全球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和“数字中国”城市典范。

同样是2021年第一个工作日，江苏省苏州市以“新年第一会”的方式，发布《苏州

市推进数字经济和数字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年—2023年）》，锚定“全国数字化

引领转型升级标杆城市”目标。

放眼正如火如荼召开的地方两会，“数字化”“数字经济”成为会议高频词，无论

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代表、委员建言议政，都在为数字化摇旗呐喊。

数字是否能再次改变城市发展逻辑尚未可知，不过可以肯定是，它正强势入场

这个轰轰烈烈的新经济变革时代。


